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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能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对学习和认知的革新，学习的关键除了要构建知识并促进学习者的认知行为，在此

过程中建立一个能够联通各个知识节点的社会知识网络也变得日益重要。 不同于以往知识建构所秉持的行为交互层

次、个体知识内化与外化水平以及社区整体知识增长的角度，研究从后现代知识观和联通主义学习观的视角出发，设计

了以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双核驱动的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 该模型强调知识建构过程中知识具有的情境性、进化性和

社会性等特点，以社会知识网络为建构载体，关注知识建构活动中建立的知识与知识、人与知识、人与人之间的可视化

连接。 随后，基于学习元知识社区对模型的应用进行了探索，以期为知识建构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关键词] 连接式知识建构； 知识网络； 社会网络； 社会知识网络； 学习元知识社区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万海鹏（1988—），男，江西宜丰人。 讲师，主要从事在线学习认知地图、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研究。 E-mail：

dnvhp@163.com。

基金项目：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 “在线课程的知识地图构建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编号：62007025）；2020 年度教

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基于文本情感识别的教师教学问题智能诊断与改进研究”（项目编号：20YJC880088）

DOI:10.13811/j.cnki.eer.2021.10.002 理 论 探 讨

一、引 言

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
活方式，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革，推动了信息社会向
知识社会的转型。 传统工业时代，“以教为中心”的被
动接受式学习已经难以适应当下知识更新换代迅速、
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共建共享的知识型社会。而知识
建构则试图从理论、 教学与技术多视角进行创新，立
足于 21 世纪社会所需要的合作式知识创造能力，尝
试以最直接的方式重塑学习，即将学习者置身于真实
的问题情境中，让学习者积极主动、有目的、持续性地
参与以观点改进为目的的社区知识建构活动，从而获
得知识创造能力，扮演协同知识创造的贡献者角色[1]。

近年来， 智能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习以及知识
观的改变， 打破了当前知识建构贡献的局限性及封
闭性，增加了知识建构体验的选择性、自由性及社会

性，促进了知识建构过程的数据化和可解释性，推动
了网络时代知识建构模式的变革。 因此， 在 “互联
网+”时代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审视在线学习中的知
识建构过程，探讨知识建构过程中所展示的新特性，
寻求知识建构的新方向， 形成可操作的知识建构模
型或方法。

二、知识建构相关研究回顾

知识建构（Knowledge Building）作为一个发展的
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17 世纪现代科学萌发时期，当时
只是被看作一种问题探索或解决的科学方法[2]。 随后
许多研究者纷纷加入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并开始了将
学校重塑为智能型社区的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的理念
和模型，如学习者和思考者社区 [3]、探究社区 [4]和知识
建构社区[5]。 为更好厘清当前知识建构研究的关注焦
点，本研究选取三类典型的知识建构模型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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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交互层次的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
为了深入理解知识建构的过程，Gunawardena 等

人从交互层次的视角提出了知识建构交互层次分析
模型 [6]，将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过程划分为共享和比
较信息、发现和分析观点间的差异、通过提出新建议
共同建构知识、测试和修改协同建构的知识、成员间
达成共识并应用新知识五个基本阶段，见表 1。

表 1 社会性协同知识建构交互层次分析模型

（二）个体与群体协同的社会性知识建构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认为学习是一个协同建

构知识的过程[7]。 为了揭示这种协同建构知识的过程
中群体协作和个体认知加工之间的关系，Stahl 基于
社会建构主义对学习的理解视角，提出了包括个体理
解和社会性知识建构的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 [8]。
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中的箭头表示知识转换过
程的方向，矩形表示知识转换过程的产物，即不同形
式的知识。模型中的左循环表示个体获得知识理解的
过程，涉及缄默的预先理解、产生问题冲突、个人的信

念、内涵解释、个体的解释、接受并成为个体的认知六
个阶段；右循环表示社会性知识建构的过程，涉及用
语言表达问题、个体公开陈述的观点、群体中他人公
开陈述的观点、解决方案探讨、具有争论的证据和理
论解释、意义协商、可共享的理解、达成共识、协同知
识、对协同知识的形式化或物化表征、文化制品、将文
化制品应用于社会实践活动 12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该模型背后所依据的学习理论是社会认识论，个人基
于其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知识、共同的语言和外部表征
环境，将自己的观点发展成为个人的信念，而这些个
人信念又通过沟通、讨论、澄清和协商等社会性交互
最终发展成公共知识。 该模型为设计、应用和评估协
同知识建构环境提供了可借鉴的概念框架。

图 1 双循环知识建构过程模型

（三）基于原则的知识建构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Scardamalia 和 Bereiter 将

知识视作一种公共产品，认为建构意味着班级作为一
个社区整体进行知识的生产， 建构的产出即公共知
识，这些公共知识是集体贡献的产物。具体说来，其概
念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

（1）知识陈述和知识转换阶段（1977—1983 年），
研究处理知识的不同策略对学生写作的影响，随着这
些处理方式与 Wiki 之类技术的出现变得越来越相
关，研究的重点从尝试改善学生写作转向利用设计技
术为写作中积极的知识加工过程提供支持。

（2）有目的的学习与认知阶段（1983—1988 年），
强调认知目标、高水平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要性，研究
专家和像专家一样的学习者获得专门知识的过程，注意
到了社会性支持在有目的的学习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开
发了计算机支持的有目的的学习环境 CSILE（Computer
Supported Intentional Learning Environment），并成为下
一阶段知识建构支撑环境的雏形。

（3）知识建构阶段（1988—至今），肇始于“知识建
构环境设计”的项目。 项目初期并没有对知识建构与
学习做区分，但却生成了诸如具有生成能力的知识加

知识建构

阶段
行为交互表现

共享和比

较信息

a．陈述自己的观察或观点；

b．认同其他参与者的陈述；

c．证实其他参与者所列举的例子；

d．询问或回答问题以了解陈述的细节；

e．定义、描述或鉴别问题

发现和分

析观点间

的差异

a．鉴别并陈述不同意见；

b．提出或回答问题以明晰不同意见的来源和意见分
歧的程度；

c．重述参与者的观点立场，基于参与者的个人经验、

文献资料、搜集的正式数据或提出的相关隐喻及类

比来进一步阐述观点

通过提出

新建议共

同建构知

识

a．协商或澄清术语的意义；

b．协商不同争议所占的权重；

c．鉴别冲突概念之间的共识或相互重叠的部分；

d．提出或协商一种新的陈述；

e．有关隐喻和类比的整合或调整提议

测试和修

改协同建

构的知识

a．综合参与者所共享的事实或文化中普遍接受的观
念来检验提议；

b．基于已有认知模式来检验提议；

c．基于个人经验来检验提议；

d．基于所搜集的正式数据来检验提议；

e．基于不同文献资料中的矛盾证据来检验提议
成员间达

成共识并

应用新知

识

a．总结共识；

b．新知识的应用；

c．参与者从元认知层面阐述知识建构活动对他们的
知识、思考方式所带来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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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环境、管理社区知识等知识建构的基本要素。 直到
1994 年，Scardamalia 和 Bereiter 才将知识建构与有目
的的学习做了严格区分，将其定义为对社区有价值的
想法的生产和持续改进过程 [9]。 同时，在技术环境方
面，第二代 CSILE知识论坛也在这一阶段诞生。随后，
Scardamalia提出了基于原则的知识建构教学法，细化
了知识建构的十二条原则 [10]， 如图 2 所示， 并从社
会—认知动力学和技术动力学的视角对知识建构原
则及其在知识论坛中的技术支持功能之间的不同进
行了深入阐释，成为设计知识建构教学法及技术支撑
环境和评估知识建构实践的基本准则。

图 2 知识建构原则与概念框架[11]

（四）知识建构发展新思路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回顾， 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多

是从学习者个体的知识内化和外化水平、 社区整体
知识的增长、 社区成员之间行为交互的层次和深度
等视角探讨知识建构的过程， 忽视了对知识建构中
所生产的知识的情境性、进化性和社会性的关注。 后
现代知识观主张知识的境域化、类型化、价值化、综
合化和批判性[12]，认为知识是学习者根据个人认知能
力、兴趣爱好进行选择和建构的结果，知识具有情境
性、社会性和多样性等特点[13]。 虽然已有研究认同协
同知识建构中知识的动态发展性， 但对于知识动态
发展过程的揭示、 知识在不同阶段的关系及进化表
征，均缺乏深入研究。 因此，在知识转型的当下，需要
以后现代知识观的视角审视知识建构过程中知识所
展示出的情境性、进化性和社会性等新特征。

同时，已有研究强调知识建构的过程、步骤或指
导原则，关注点以知识网络为主线，忽视了交互过程
中所建立的社会性连接以及基于连接所形成的社会
网络。以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建构主义和维果斯基为

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学习发生在真实情境中，是
学习者构建个人知识意义的过程，其关注学生与学生、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社会交互和学习共同体对个人知
识意义建构所起的关键作用[14]。 联通主义认为，学习
是一个建立连接、形成网络的过程 [15]，网络节点之间
的连接越强， 信息在网络节点之间流动就越顺畅，知
道如何、 从哪里找到所需要的知识变得日益重要 [16]。
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需要从联通主义学习观的视角
探讨知识建构的模型及过程分析方法，关注知识建构
过程中基于社会性交互建立的有意义连接。

三、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设计

借鉴后现代知识观和联通主义学习观的核心思
想，本研究提出的连接式知识建构具有以下四个核心
特征：（1）强调知识的情境性，认为知识是与具体学习
情境相关联的，主张对所建构的知识进行公共知识与
情境知识的区分；（2）强调知识的进化性，认为知识会
从知识内容本身、知识与知识之间关联、知识与学习
资源之间关联、知识与学习者之间关联四个方向实现
动态进化， 主张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所建构的学习资
源、知识、学习者之间的连接关系；（3）强调知识的社
会性，将参与知识建构过程的学习者主体视作一种可
以提升知识与知识、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通达性的社
会性知识，主张将学习者主体与知识客体之间建立的
各种连接与知识客体一样进行同等对待；（4） 强调知
识的连通性，认为既要关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知识属
性维度及基于此形成的知识网络，又要关注知识建构
过程中的社会交互维度及基于此形成的社会网络，还
应关注知识网络与社会网络两者的螺旋促进效应及
基于此形成的社会知识网络。

基于上述核心特征，本研究设计了以知识网络和
社会网络为双循环的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如图 3 所
示，其中，左循环为知识网络环，右循环为社会网络
环，箭头表示信息流的转换方向，矩形框表示知识网
络和社会网络建构的中间环节。 具体说来，连接式知
识建构模型不仅包括知识社区、学习者、知识、知识网
络、社会网络、社会知识网络等基本要素，而且包含了
构建知识网络涉及的知识接受、知识内化、知识贡献
三个过程环节和构建社会网络涉及的交互连接、认知
连接、社会连接三个过程环节，还对建构过程中社会
知识网络的进化与情境适应机理进行了表征。

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以知识社区中的知识本体、
学习资源和情境本体为基础，充分利用学习资源与知
识、情境之间建立的语义关联信息，以学习者作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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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连接建构的主体，最终生成社会知识网络，其结构
如图 4所示。社会知识网络作为连接式知识建构的关
键载体，融入了学习者、公共知识和情境知识等要素，
展示了通过学习者参与知识建构活动所建立起来的
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知识连接、学习者与知识之间的认
知连接以及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社会连接， 其中，
社会知识网络节点的数量、节点之间连接的强弱程度
（连接线的粗细表示强弱程度）、节点之间连接的更新
速率则用作衡量知识社区发展质量水平的标准。

图 3 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

图 4 社会知识网络结构示意图

（一）知识网络的构建
知识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所生产的不同类型知

识及其之间逻辑关系的结构化组织。知识社区中的学
习者通过参与学习活动进行知识的生产，所生产的知
识经过知识社区中不同学习者之间的讨论协商逐步
达成原则性共识， 并进一步收敛为范围界定清晰、意
义指向明确的公共知识，进而沉淀为知识社区中知识
本体的某个知识概念或知识概念之间的某个关系，最
终以节点或连接的形式纳入社区的整体知识网络之
中。 对于暂时无法达成原则性共识的知识，将作为情
境知识纳入社区的整体知识网络之中。这些情境知识
可能被证实进而演化为公共知识，抑或被证伪进而从
整体知识网络中淘汰，也可能长时间维持个性情境知
识的状态。 同时，对于知识网络中知识与知识之间的
连接强度， 则通过对学习者参与的相互讨论协商、投

票表决等行为的社会性计算获得，社区成员之间对知
识的认可程度一致性越高，连接强度越强。

具体说来， 知识网络的构建主要涉及知识接受、
知识内化和知识贡献三个层次。 其中，知识接受指学
习者为开展学习而与知识关联的学习资源产生的互
动操作，如学习资源的编辑、批注和评论等；知识内化
指学习者为了获得对具有强不确定性、高度复杂性问
题的深层次理解而投入认知努力并参与学习活动的
过程，是一种与学习者内在原有认知结构产生冲突并
演化更新的过程；知识贡献是知识创生的过程，是通
过集体讨论协商、决策共享等形式与其他学习者之间
建立连接并达成一致性共识进而创造出新知识、建立
或更新知识连接，并将所构造的新知识接入知识社区
整体知识网络的过程。知识网络的构建受到社会网络
的影响和支持，一方面，社会网络为知识贡献提供了
高质量的社会化交互支持，能够迅速聚合与当前知识
紧密关联的权威知识专家， 获取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加快一致性共识达成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为
知识网络中知识连接的建立和更新提供了推理支持，
利用社会网络中大规模学习者对不同知识的掌握水
平差异挖掘生成知识之间新的逻辑关系，形成新的知
识连接，促进知识网络通达性的提升。

知识网络展示了知识社区中知识的存量和增量，
刻画了学习者构建的情境知识逐渐外显化为公共知
识、 知识之间由凌乱无序向自治有序发展的过程，体
现了知识的分布式构建和进化发展的理念，其知识要
素兼具了现代知识观的客观性与后现代知识观的境
域性。 同时，知识网络也使得对学习的理解从只关心
学习者的知识生产贡献转变为同时关注知识生产和
知识之间逻辑连接两方面贡献。

（二）社会网络的构建
社会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不同类型学习者及其

之间连接的结构化组织。知识社区中的学习者不仅借
助物化知识学习，围绕某个知识形成的学习者关系网
络也可成为学习的社会性知识[17]，而社会网络正是对
这种社会性知识的结构化表示。社会网络围绕某个相
同或相似主题知识，将具有共同学习需求、兴趣或爱
好的学习者组织在一起形成学习者共同体网络。

具体说来， 社会网络的构建主要涉及交互连接、
认知连接和社会连接三个阶段。 其中，交互连接指学
习者为了学习与所处外部环境发生交互，建立与学习
资源的连接的过程；认知连接指基于知识社区中学习
资源与知识之间的语义关联， 经过社会认知计算，将
交互连接转化为学习者对知识的认知层次，从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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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与知识之间不同层次连接的过程；社会连接是
指学习者之间通过社会互动性活动建立学习者与学
习者之间基于知识交互的服务连接，并将参与知识建
构活动的新的学习者节点及其建立或更新连接纳入
知识社区整体社会网络的过程。 其中，作为建立社会
连接的关键要素———学习者，只有在具备相应的服务
能力、意愿与行为后，才能成为社会网络中具有知识
属性的节点。 同时，社会网络的构建受到知识网络的
影响和支持，一方面，知识网络为社会网络中认知连
接的建立提供了高度可信有效的知识关系网络，保障
了认知连接建立的时效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知识
网络为社会网络中社会连接的建立及更新提供了基
于知识逻辑推理的规则支持，利用知识社区中大规模
学习者与知识网络中某个知识节点建立认知连接的
差异挖掘产生学习者之间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为其建
立新的社会连接，促进社会网络通达性的提升。

社会网络展示了知识社区中参与知识贡献学习
者的存量和增量，描绘了承载知识的管道网络中节点
和关系的创建、重构过程，是对知识建构过程中所表
现出的互动、共享、联通等知识社会性特质的通俗化
表达。 学习者个体作为社会网络中的独立节点，既是
分布式的知识载体，其本身也是一种形态的社会性知
识， 代表了对某个主题知识的不同观点或诠释视角，
具有动态性、可扩展性和社会性等特点。 社会网络致
力于建立学习者与学习者之间的连接，通过连接汇聚
源自不同个体的观点、创意和智慧，促进个体内部认
知网络与外部知识网络之间的联结，让学习从单一化
的个体认知走向集体互联的分布式认知。

（三）社会知识网络的进化与情境适应
社会知识网络是对知识社区中物化资源—知识

与社会性资源—学习者之间智能联通融合网络的结
构化组织，是促进知识建构广度和深度双向提升的关
键所在。社会知识网络表征了参与知识建构活动的学
习者主体与知识客体两类核心要素，并对知识客体做
了公共知识和情境知识的划分，展示了学习者主体与
知识客体之间所建立的知识连接、社会连接和认知连
接。 知识社区中每个生成的知识、每个参与知识建构
的学习者都是社会知识网络空间中的一个节点，每个
节点可以与其他节点建立直接或间接连接，节点之间
的连接强弱由连接两端的节点共同决定。 其中，知识
连接旨在促进个性物化知识表达， 具体表现为相关、
前驱、从属、等价、继承等类型的知识关系；社会连接
旨在促进群体社会性知识表达， 具体表现为同伴、师
生、协作等类型的人际关系；认知连接旨在促进人与

知识的双向联通，具体表现为记忆、理解、应用、分析、
评价、创造等类型的认知关系。

在社会知识网络中， 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两者之
间是双螺旋连接的，网络之间是相互交织的，能够产生
积极的促进作用；伴随知识建构的不断深入，网络中的
节点数量、 节点状态和节点之间的连接强弱将动态更
新， 并逐步进化发展形成一系列面向不同学习情境的
社会知识网络版本。 社会知识网络融合了知识网络和
社会网络，展现的是物化资源与社会资源之间的联通，
网络内部节点越多、连通程度越高，将产生社会群体智
能[19]。 同时，作为知识与知识服务载体的社会知识网
络，不再是静态固化、千人一面的，而是基于知识网络
和社会网络中的情境属性进行适应性呈现。 面对同一
知识社区中构建的社会知识网络， 处在不同学习情境
下的学习者个体将获得符合其当前学习情境的知识网
络资源和当前学习情境下可通达、 可联结的社会网络
资源，提升知识、资源和服务的适切性。 基于社会知识
网络的学习充分体现了连接学习的特点， 与联通主义
学习理论所倡导的学习是一个网络节点联结过程的理
念不谋而合， 展示出互联网时代的学习就是连通社会
知识网络中的物化资源和社会性资源的过程。

以社会知识网络为载体， 知识建构从 “知识”或
“人”的单向网络走向“人”与“知识”互相融合的双向
网络，即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两者互联互通、内嵌循
环，由此催生了一种新的知识建构形态———连接式建
构，其核心就是社会知识网络的建构与进化。 连接式
建构关注所建构知识的进化发展过程、所构建知识的
情境属性、所构建知识与构建者之间以及不同构建者
之间所建立的动态社会交互以及知识网络和社会网
络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旨在通过创造生产、结构组
织、变更淘汰等形式建构并发展社会知识网络，动态
建立人与知识之间的有意义连接，实现人与知识之间
的无缝融通，保障学习需求与知识服务连接的持续适
应匹配，最终产生社会群体智能。基于知识网络，学习
者不仅能获得个体参与建构贡献的知识，还能清晰了
解知识的进化发展脉络，并获得与个体学习情境相符
的知识服务。 基于社会网络，学习者不但能知晓个体
与知识、个体与其他学习者的连接状态，而且能够利
用个体与知识的连接找到知识背后的权威专家，并透
过网络获得持续更新的社会性人际资源。

四、基于学习元知识社区的连接式知识建构

基于上述模型，笔者团队研发了连接式知识建构
的支撑环境———学习元知识社区。学习元知识社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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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者通过与学习元进行学习交互实现社区知识的建
构、分享和创造，随着学习交互的深入，学习者个体的
知识逐渐外化为社区的公共知识， 学习者个体之间碎
片零散、 无序开放的知识也逐渐演化为具有群体共识
的知识网络[18]。 同时，学习者之间、学习者与知识之间
会逐渐形成一个交往频繁的社会认知网络， 每个学习
者和知识都是该网络空间的一个节点，学习者之间、学
习者与知识之间可以建立学习连接， 知识节点的学习
状态、 学习者与学习者和学习者与知识节点之间的连
接状态将随着知识建构过程的开展而不断更新[19]。

为了检验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的可行性，笔者团
队利用学习元知识社区，在“教育技术新发展”课程中
开展了长达六年的探索[20]。 课程实施过程中，以连接
式知识建构为设计理念， 通过师生间协同参与阅读、
协同设计和学习微课程、协同完成学习活动等知识建
构任务，建立起学术著作内容知识之间、学术著作内
容知识与参与课程学习的师生之间、参与课程学习的
师生之间的意义连接，生成基于知识内部逻辑和知识
认知水平的社会知识网络。

（一）可进化的课程知识图谱，促进课程背后所关
联知识之间的知识连接

知识图谱是某个学科领域的概念及其之间关系
的集合， 常用于形式化表征该领域的知识及其结构。
知识图谱作为学习内容背后的知识框架，是建立学习
内容与学科知识之间关联的重要纽带，也是保障学习
内容进化质量的关键。 在课程实施之前，由课程教师
创立课程的知识图谱骨架。 随后，允许课程学习者在
学习期间协同参与课程知识图谱的补全和关系更新，
即学习者可以对课程单元主题内容进行知识或关联
的贡献。经过多轮群体讨论协商并获得大多数学习者
认同的知识或知识关系贡献， 将融合汇聚为群体共
识，并纳入课程知识图谱中，如图 5所示。课程知识图
谱一方面展示了学习过程中学习者个体认知发展完
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展示了学习者群体在同一知识上
进行情境化、社会化协商和意义建构的过程。

图 5 支持群体知识进化的课程知识图谱

（二）表征知识结构和认知状态的学习认知地图，
促进人与知识的认知连接

学习认知地图具有表征学习者知识结构和认知
状态，向学习者提供适应性学习资源、学习路径和人
际网络等功能[21]。 学习元知识社区中，学习认知地图
是通过在课程知识图谱上叠加学习者的全学习过程
信息构建的，其中，节点的颜色代表学习者的认知状
态水平， 节点之间的连接状态代表学习者的知识结
构。基于课程构建中产生的创建微课、设计微课活动、
参与微课活动、协同编辑微课内容及活动、批注和评
论微课内容等过程性数据， 参照微课学习评价方案，
学习元知识社区将完成每位学习者对课程知识的认
知状态及其结构水平的计算评估和可视化表征，生成
学习认知地图。 围绕学习认知地图中某个主题知识，
通过计算不同学习者之间的学习认知地图相似度，学
习者可以查找在该主题知识上与自己学习步调相当
的同伴，并建立获得知识的通道，从而拓宽知识获取
范围并提升知识认知深度。 如图 6 所示，越靠近中心
的学习同伴表明其与当前学习者在课程知识“计算机
支持的协作学习 CSCL”的学习步调越一致，通过查看
学习认知地图、加为好友、进入空间等方式建立联系，
加深与知识之间的认知连接。

图 6 基于学习认知地图拓展人与知识的认知连接

（三）基于情境感知的适应性服务，促进社会知识
网络中人与人的社会连接

情境感知适应服务主要感知学习者的学习情境
和学习需求， 为学习者聚合适应性的学习支持服务，
从而构建起服务与人之间的动态连接。 在此过程中，
学习者与学习元知识社区进行交互时，嵌入学习元知
识社区的情境感知适应模块将利用传感器对学习者
的信息进行检测和分析处理，根据聚合模型推荐基于
社会知识网络的学习支持服务要素， 如学习活动、学
习工具、内容资源等。 利用协同构建的微课程以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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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与微课程交互生成的过程数据，计算推理微课程
知识之间的关联强度、学习者对微课程知识的理解程
度和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深度，建立微课程知识、学习
者之间的两两连接，生成面向课程社群的社会知识网
络。社会知识网络是课程所有师生共同参与知识构建
的结果，是当下与课程相关的所有知识、学习者和学
习资源等学习支持服务的集合，每位学习者所获得的
只是社会知识网络中适合其当前学习情境和学习需
求的部分学习支持服务要素，通过这些服务要素促进
学习者与服务要素背后提供者之间的社会连接。

五、结 语

学习是通过社会对话实现认知网络连接与共享
的过程，其最终的目的是利用物化资源以及社会性的
学习交互实现知识的意义建构。 本研究充分认识到
“互联网+”时代下知识所具有的新特征，在总结知识
建构相关模型的基础上，以知识网络和社会网络为核
心，设计了连接式知识建构模型，并以学习元知识社
区为依托开展了实践探索，为新形势下知识建构的研
究探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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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tic Inquiry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in Propositional Symbo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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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positional symbol theory takes the proposition as the basic unit of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but "where and how the proposition comes from" has not yet been clarifi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undational elements that constitute propositions, looks at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makes a genetic inquiry into the mechanism of representation of
existing theories. By reviewing the ideological achievements of "how knowledge is possible" in philosophical
epistemology, this paper tries to grasp the mechanism of the gen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propositions from
the transcendental conditions, and give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existing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 in the
sense of genetics. Finally, the paper further expound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cognitive
psychology, linguistics, other department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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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technology has brought about innovations in learning. In
addition to building knowledge and facilitating learners' cognitive behavior,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establish a social knowledge network that connects the various knowledge nodes during
learning process. Unlike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ehavioral interaction level, the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level of individual knowledge and the overall knowledge growth of the community upheld by
previous knowledge building studies, this research takes the perspectives of postmodernist view of
knowledge and connectionist view of learning and designs a connected knowledge building model driven by
the dual core of knowledge networks and social network. The model emphasizes the contextual,
evolutionary an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knowledge in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building, takes social
knowledge networks as the construction vehicle, and focuses on the visual connec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knowledge, people and knowledge, and people and people established in knowledge building activities.
Subsequently,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based on the learning meta -
knowledge community is conducted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building.

[Keywords] Connected Knowledge Building; Knowledge Network; Social Network; Social Knowledge
Network; Learning Cell Knowled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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